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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田桥界碑往事
刘放年

回老家醴陵沈潭镇美田桥，总要和老乡聊些旧事。例如

聊到湘赣边的“界碑”，以及先前的一些故事，便有些唏嘘，有

些感叹。

界碑是历史上划定国界或省界的边界标志，也是重要的

历史见证。美田桥就曾经有过这样一座界碑，它改变过美田

桥的历史命运。

美田桥是个文化古村，村里有条明清古街。街的尽头便

是江西萍乡地带，也就是湘赣边界。

边界上有棵古樟树，有 500 年以上树龄。古樟长得很奇

特，因它的主杆与旁边一小樟树枝丫长在一起，所以边界人

叫它“鸳鸯树”。鸳鸯树下，原来是有座界碑的，界碑上刻了

字，一面是湖南，另一面是江西。

但界碑原本不在这儿，而在离美田桥的入村口之外两华

里的地方，那地方接近沈潭镇的鰲仙村。也就是说，原来美田

桥是属江西管辖。

界碑怎么会转移到鸳鸯树那儿呢？事情得从边界的交往

说起。

自古以来，边界两边除了商贸交易，还有很多说不清的

人情交集。萍乡是有名的煤炭产区，醴陵南乡一带的乡民常

去萍乡运煤，都要经过美田桥。

去萍乡运煤的车夫们，经常要在美田桥歇脚，或在美田

桥老街饭铺吃顿饭充饥。车夫们觉得美田桥历史悠久，文化

厚重，商贸发达，是块风水宝地。这个好地方不能让江西占了

便宜。于是有人出了个点子，说只有把界碑移了，美田桥就归

湖南管。有天夜里，几个车夫将位于鰲仙的省界碑挖出来，放

到土车上，然后将界碑转移到鸳鸯树下，再将界碑立上。这样

一来，美田桥就在湖南的境内。果然，车夫们的一个玩笑动

作，竟然让美田桥改变了历史。年久月深，约定成俗，美田桥

不再属江西管辖，而被划为湖南属地。

车夫们恶作剧，“鸳鸯树”默不作声。

车夫们什么时候移的界碑，至今不得而知。他们做梦都

没想到，就移动一块界碑，美田桥也阴差阳错地换了身家命

运。后来，界碑移动到“鸳鸯树”的地方，叫“界碑下”，地名一

直沿袭到现在。

界碑移了，世道变了，但边界的人心没变。孰是孰非，美

田桥人都不觉得庆幸，也没什么遗憾。两边的乡民，除了行政

上的划分，似乎都没有边界的感觉。

却说这美田桥，从醴陵版图上看，三面与江西搭界，就像

一个小口袋钻进江西境内。至今美田桥人的口音，还带些萍

乡腔，与美田桥相邻的萍乡人，也带醴陵腔，民间的生活习

俗，几乎都是一个样子。甚至即使有行政划分，很多民间管理

方式上，都是相互交错，不分你我。

过去乡村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宗法自治，处理地方纠

纷，尤其是宗族之间的摩擦之类，都是由地方绅士和有名望

的人来主持公道。但美田桥的管理方式有些异样，除了本村

的头面人物，还有边界萍乡的名望角色参与。两边都有不成

文的规矩，只要有疑难事或是民间纠纷，两边的人都会聚集

在一起，共同商讨解决问题。民国时期，就有这样一班人。如

甫尧、启元、陈桂方、科胡子、子胡子等，都是边界两边的地方

绅士或名望人士，其中陈桂方和科胡子两位就是边界上的萍

乡人。陈桂芳还是当时的萍乡县长，只要哪里出问题，人们自

然会请到这些名望人士到场，共同会商，秉公断案。美田桥万

寿宫供奉的一位老爷许真君，本是江西的地方保护神，万寿

宫的管理机构，大部分还是江西萍乡人。历史上美田桥与萍

乡那边通婚的人也很多，不是亲家，便是老表。数百年来，两

地的边民，你来我往，和和乐乐，相处融洽，还时常互称老表

哥们，像是一家人。

有趣的是，美田桥这个地方，不仅是湖南和江西的省界，

还是古时吴国和楚国的国界，也是边关。所谓“吴楚咽喉”。

吴楚也好，江湖也罢。界碑也不过是一个地标，人心却没

有边界。

现今美田桥与萍乡排上镇之间的路边，两地乡民还共同

供奉着一个土王庙的土王老爷，庙门上分明写着一副对联：

一步跨越乃吴楚

两境边陲皆友邻

界碑无言，只有人心是温暖的。

土王庙不远的“鸳鸯树”，似乎也是一种暗示：鸳鸯，总是

成双成对，亲密无间。江西与湖南，萍乡与醴陵，界碑无界限。

有道是：相隔无远近，老表一家亲。

晨晖裹了明亮鸟语，从咫尺间的

云阳山峰顶滑下来时，我正坐在花溪

园庭院间把盏慢饮，像和着墙角虫儿

的浅吟低唱。

杯中物并非酿泉为酒的陈酿，而

是采自山间的茶。枕上听了一夜的山

泉，舀一壶煮沸，冲入杯中，紧缩一撮

的茶叶便徐徐舒展，似乎重回青春时

光，从乌色缓缓化为金黄。茶汤先是

清亮，带着林间奔淌过的本色，尔后

满透山峦碧意，最终转为纯正金色，

与滑落杯中的阳光水乳相融。啜一

口，满嘴清气外，隐隐还有花蜜之味，

似乎有寻芳蜂蝶正翩翩赶来。

此刻，云阳山乳雾渐次消隐，清

秋的天空高而远，任山头无边苍翠漫

漶与晕染。峡谷深处的花溪园承接四

围葱碧，草木毫无萧瑟之意；隐于高

树间的楼阁古雅清幽，参差陈列；引

自山泉的一泓曲水沿坡势跌宕，淌入

庭院中央大小池塘；池中浮萍下偶尔

有蛙鸣蹦出，其声如鼓——若在盛夏

之夜，蛙鸣会一声紧接一声，如一柄

急促木鱼，不断敲击枕衾，直至将人

催入幽梦。门外，成片古木耸出“枝枝

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绿云，林下还

有一条隐伏溪涧淙淙作响。再往前，

便是似乎一年四季都姹紫嫣红的茶

乡花海，花香穿透丛林，幽幽涌来。借

眼前山水佐茶，我心静神逸，宠辱偕

忘，一时竟有了山中神仙的感觉。

一
这片位于茶陵的幽谧山水，曾是

茶祖炎帝神农氏劳作与居住之所，也

是人类最早发现茶的地方。于此烹茶

啜饮，濯却心魂尘泥，裹一身幽绿，神

游八极，恍惚间与茶祖对话，是最相

宜的雅事。

华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历

经多年干戈后，格外钟情大湖之南茶

陵这片望峰息心的山水，在此兴农

事、种五谷、尝百草。《神农本草经》

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

荼而解之”。“荼”即茶，炎帝尝百草的

“茶山”，即眼前的云阳山。有茶圣之

称的唐人陆羽，在其《茶经》说：“云阳

山即茶山，因陵谷多生茶茗而得名。”

炎帝大难不死，还因祸得福发现了

茶，后世又尊之为茶祖。喝茶这一数

千年的国饮，也便始于茶陵。《茶经》

说到茶的起源：“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氏”“茶祖于茶陵，故饮茶于茶陵始”。

炎帝得悉茶的药用功能与饮用

价值，于是给自己肩头又添了一份职

责——采茶茗。除了野生茶，更多茶

叶也在山头陵谷间栽培起来，成为茶

陵最古老的作物之一。因为炎帝，茶

陵有幸成为茶之原乡，是华夏最早开

发与利用茶的地区之一，唐时更居三

大产茶地之一。《茶经》说:“茶陵皆产

茶有名者。”陆羽还由衷称道说，湘茶

首推茶陵。

炎帝后来不幸“崩葬于茶乡之

尾”，化作护茶的一抔春泥，归栖鹿原

陂（今属茶陵析分而出的炎陵县）。西

汉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雄才大

略的汉武帝刘彻怀古思远，将这片茶

乡置为茶陵县，以纪念炎帝神农氏。

于是，茶陵成为全国唯一以“茶”命名

的县，两千余年不易。而管辖茶陵的

株洲，命名与建市不过百年，从时间

上考量，连小弟都称不上。

古城茶陵，不经意间承载了炎帝

与茶的荣光，足以傲视天下，尽管其

因拥有窥谷忘反的山水而格外淡泊，

并不屑于闻达。

二
云阳山上下，至今多有炎帝跋涉

的遗迹与流韵：洗药的山塘，种药的

药垅里，将米粒从稻谷剥离的石米

筛，最早卜葬的墓坑天子坑，炎帝之

子少昊氏埋葬处太子坟，乡民祖辈们

口口相传而来的传说……

距花溪园不远，我曾久久盘桓于

炎帝居所之一——石龙里神农洞。这

其实是一个毫无雕琢印痕的天然溶

洞。其时，炎帝与其族群尚不能造屋，

只得依穴而居，好在属罗霄山脉的云

阳山天然溶洞众多，都是流水与石灰

岩亿万斯年联手的杰作。听一路鸟声

聒噪，沿古木蓊郁的林间小径而入，

神农洞隐于小径尽处的坡上。洞口不

大，仅容三两人并肩而过，门楣上有

斑驳凤鸟图案，颇似古人门牌。洞内

别有天地，宽敞干燥，洞壁隐隐可见

烟熏火燎陈迹，似乎在无声提醒我：

炎帝和他的臣民当年的确于此住过。

当地老人说，在山的另一边，神农洞

还有一个洞口，不过因年代久远，洞

内已部分坍塌，两个洞口不再相通。

令我更欣喜的是洞外的野生茶。

横柯上蔽的松树、樟树与枫树下，遍

布山外难觅的矮茶，率性而长，树干

不高，枝叶几乎贴着地面，叶片却照

样苍碧精神，与普通茶无异。我莫名

想起了《水浒》里梁山好汉王英“矮脚

虎”的绰号，哑然而笑。拈一片茶叶咀

嚼，涩中带甜，清味绵长。矮茶丛中，

间或夹有藤茶、树茶，都是平生未见

的稀有茶种，也都伸枝展叶，苍翠沉

郁，似乎在极力佐证茶陵是茶之原乡

的荣耀。它们的先祖，都见证过炎帝

筚路蓝缕的辛劳。或许，其中便有炎

帝尝百草中毒后，随手“得茶而解之”

的一株。

去林外几里，是农舍错落、稻田

纵横的潞水村。乡民们因先祖传说得

来的远古记忆早已模糊，但村中一座

神农殿却凝固了不少记忆。神农殿古

拙雅致，建于清光绪八年（公元 1881

年），属硬山顶两进砖木结构。殿内陈

设简陋，与一般农舍堂屋无异，像村

中憨厚朴拙的老者。寝堂安设法相庄

严又不失慈蔼的炎帝神农氏塑像，与

炎陵县后来修建的炎帝陵大殿塑像

无二致，后者或许便取法于此。乡民

们应是炎帝时代初民的直系后人，承

继祖辈传统，年年祭祀，香火从未断

绝。袅袅青烟里，漫腾对茶祖“以启山

林”的无尽追念。

捧一杯乡民递过的热茶，我似乎

听见炎帝寒暄的话语……

三
这片茶香氤氲，淌过茶祖汗滴的

山水，颇宜隐者避世。隋朝开皇元年

（公元 581 年），隋文帝麾下兵强马

壮，投鞭断流，有会猎江南陈朝之势。

陈朝太常博士穆和知大乱将至，悄然

挂冠，离开都城建康（今南京），寻炎

帝足迹，远赴茶陵山中隐居，与清风

明月相伴，或饮茶或读书，怡然而自

得。后来，他又开办私塾，招山间子弟

教授，诲人不倦，成为茶陵兴办私学

第一人。两年后，已一统天下的隋文

帝多次派人到茶陵，请穆和出山，穆

和均婉言相拒。隋文帝震怒之下，下

旨将他家大门用铁条封死。穆和依旧

不屈，照常读书饮茶。透门窗而出的

茶香，见证了差役们满脸的无奈。

穆和的傲岸风骨赢得了后人的

敬重。唐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少

詹事杜淹特意为穆和立碑，刻载其

事，以彰其德。明嘉靖四年印刻的《茶

陵州志》，也饱含敬意地记载此事。

穆和弃官归隐办学之举，与茶香

一道漫溢于茶陵山水间，深深影响了

无数后来者。唐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茶陵严塘青年学子陈光问在深

山创办书院，“教授生徒，里中子弟就

学者数百”。同时，他也与弟子们一样

三更灯火五更鸡，准备参加科举考

试。唐天复元年（公元 901 年），陈光

问以 69 岁高龄去尚书省应考，一举

中榜，“擢第四名进士”，授秘书省正

字。他像一颗腾空的星座，璀璨在茶

陵山水上空，成为茶陵史上第一名进

士，也让茶陵有了茶之外的另一份荣

光。陈光问对官爵却并不在意，更钟

情于家乡山水与馥郁茶香，很快挂冠

而去，回茶陵书院继续教授，直到生

命终点。

典型在前，更多私塾与书院兴办

起来，如燃遍山间的点点星火。从宋

至清，茶陵上规模的书院前后便达 32

所，私塾则村村有二三所。元代李祁

《学校记》中说：“茶陵学校于湖南为

盛。”《茶陵州志》也自豪地说：“宋至

清代，茶陵书院之多，在湖南名列前

茅，其中宋代居第三，元代居第二，清

居首位。”这份荣光，与炎帝驻跸的灵

气一样，嵌入了茶乡的山山水水。

书声与茶香一道弥漫，茶陵文脉

也如云阳山常青松柏般蓊郁千余年。

自陈光问“破天荒”后，至清光绪三十

年（公元 1904）科举废除，茶陵先后有

127 人“春风得意马蹄疾”，荣登进士

榜，其中两名还是“大魁天下”的状

元，四人官至大学士，是当之无愧的

“进士县”。

明天顺七年（公元 1463 年），幼

有神童之誉，两次受景泰帝召见的李

东阳考中进士，第二年殿试又高中二

甲第一，从此步入仕途，最终官至华

盖殿大学士。他柄国十八载，日理万

机，却也格外钟情文学。因当时风行

的台阁体卑冗委琐，他深恶痛疾，慨

然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主

张，以振兴沉闷的文坛。万机之暇，他

笔耕不辍，写下诸多现实主义作品，

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家

乡茶陵，因他如椽之笔而刻入中国文

学史册，与茶一样恒久芬芳。

被茶香熏染成长的茶陵进士们，

多数如李东阳般兼济天下，也有人踏

着陈光问足迹重回桑梓，与茶香里的

山 水 相 伴 。清 道 光 廿 五 年（公 元

1845），萧锦忠状元及第，授翰林修

撰。天下都投来歆慕目光时，他却辞

官回茶陵，“依山傍水房数间”。喝一

口茶，萧锦忠吟诵道：“做个痴情汉，

世事不管，名利不攀……”他犹如一

片云阳山茶叶，浮沉自如。在《闲居即

兴》诗中，他还不无自得说：“不是神

仙，胜似神仙。”

萧锦忠的确是山中神仙，一如现

在啜茗花溪园的我。

一枚珍藏的纪念章
——爷爷参加“省港罢工”的往事

丁才安

1953 年，我即将参军去抗美援朝，奶奶将一枚

“省港罢工”纪念章交给我，鼓励我保家卫国。这枚纪

念章是爷爷生前的传家宝，见证了他参与的一场伟

大的革命运动。

当我接过极其珍贵的纪念章时，仔细察看了这

枚很有年代感的历史文物。它虽然年深月久，但由于

奶奶保管得当，几乎没有锈痕或损坏，字迹和图案仍

清晰可辨，正面有“1925 各界拥护省港罢工”的文字

和相关图案，背面也有“务达最后胜利纪念章”的字

样。奶奶说，在我刚满一岁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

爷爷便因无钱治病而英年早逝。

我爷爷生于光绪癸巳(1893)年，由于家境贫寒，

生活困苦，无奈只能外出广东谋生，在码头做一些盐

务搬运的苦力活。其间，于 1925 年 10 月参加了举世

闻名的“省港大罢工”运动，这枚纪念章就是他参加

这次运动的纪念品。

1925 年 6 月 19 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

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

工。省港大罢工历时 1 年零 4 个月，是上个世纪 80 年

代以前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有效

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并且让广

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

罪行，到 6 月底，省港罢工人数高达 25 万之众。这场

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大无畏的

革命精神，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劳动人民心

中的威望，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党领导的北伐

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沉重地打击了

英帝国主义统治香港的嚣张气焰，声援了上海的五

卅运动和全国各地蓬勃发展的革命热潮，在中国革

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爷爷丁光耀当年在广州的码头从事搬运工作，

他自觉接受了党的领导，积极参与了这场具有深远

历史意义的省港罢工运动，以实际行动声援“五卅”

运动及反帝斗争。1926 年，回到家乡务农的爷爷，又

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攸县各地兴办农

会“打土豪、分田地”的火热斗争中，爷爷自告奋勇参

加了创办农会的土地革命运动。据《高枧志》记载：

“1926 年 8 月，高枧成立十乡农会时，丁如伯任执行

委员，丁继昌任副执行委员，丁光耀任宣传委员”。

我的爷爷有幸参加了这场举世瞩目的“省港罢

工”运动，以及在兴办农会时的积极作为，是我们全

家引以为荣的精神财富和十分宝贵的红色基因。它

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后代爱党、爱国、为人民服

务的热情。

纪念章正面，有“1925 各界拥护省港罢工”字样

纪念章背面，有“务达最后胜利 纪念章”字样

湘赣边界上的湘赣边界上的““鸳鸯树鸳鸯树””

位于美田桥两省边界的土王庙位于美田桥两省边界的土王庙，，
左边水泥路是湖南左边水泥路是湖南，，右边油路是江西右边油路是江西

茶祖居处
张雄文

薄雾缭绕下的云阳山薄雾缭绕下的云阳山

据说是炎帝居留过的石据说是炎帝居留过的石

龙里神农洞龙里神农洞
位于茶陵潞水的神农殿位于茶陵潞水的神农殿


